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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literature to discuss the motives, rituals and taboos of the head-hunting cus-
toms of the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during early times. Through such analysis, we aim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implicit spiritual healing factors of the head-hunting customs 
and spiritual life, ethnic concepts and social systems of the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the 
Atayal tribe, specifically). Dur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we realize that the spiritual beliefs of the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bring about personal virtues, standards for interpersonal behavior, 
and the ethical criterion for family and social life. Among the head-hunting customs, the ones in-
herited by the Atayal men not only represent the gaga (norms and precepts) of their ancestors, but 
are also a display of personal courage, ability, and honor. Moreover, the Atayal people are re-
minded of their roles in their communities through repeated head-hunting customs and ceremo-
nies. Through practicing their moral standards and fulfilling responsibility, they are able to main-
tain, convert, or reform family order. They rely on ancestral ordeal and blessing to avoid unfortu-
nate incidents, confusion or stagnation in development. For the Atayal people, the head-hunting 
custom is a part of their ancestral belief. In difficult environments, head hunting customs are not 
only able to reduce survival pressure, but are also able to provid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meet stability and spiritual needs, predict the future, and help the practitioners find a way to un-
derstand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 Furthermore, it is able to maintain and con-
serve the culture, traditions and values of the tribes. Finally, we expect this study to help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multicultural 
preservation issues. Through the constant pursuit of integrating the scientific and humanistic stu-
dies, it is possible to eliminate the fragmentation and alien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help 
each individual achieve moral and spiritual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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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透过文献分析探讨早期台湾原住民族(泰雅族及太鲁阁族)之“猎首”习俗之动机、仪式与禁忌，

并从中发掘隐含的心灵疗愈因子与其精神生活、族群观念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在探索的过程中，研

究者发现原住民族的“祖灵信仰”教导其族人个人美德，人际行为，以及在家庭与社会的伦理准则。其

中，泰雅族男子所承袭的“猎首”习俗，不只代表其依祖先所留下的gaga (规范与戒律)，同时也是展现

其个人勇气，能力，荣誉的象征。此外，泰雅族人透过重复性的“猎首”与仪式，提醒自己在族群中的

角色，并且通过实践伦理和善尽责任来维系，转化或重整家族的秩序。他们仰赖祖灵的“神判”与庇佑

来避免不幸之事端或可能导致的族群混乱或发展上的停滞。对泰雅族而言，“猎首”为“祖灵信仰”的

一部分。身处艰困的环境当中，“猎首”习俗不仅为族人减缓生存压力，提供积极的生活态度，满足心

灵上所需要的安定与和谐，还为他们提供预测未来，理解生命，以及找寻人类存在之终极意义的途径，

同时，也借此维系与保存了部落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最后，期许本文能够促进读者对原住民族传统

文化与多元文化保存议题的关注与讨论，并在不断追求科学与人文的融通中，消弭人们彼此之间的割裂

与疏离，回归道德与心灵的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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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在台湾原住民族早期的社会，“猎首”习俗对原住民精神生活、族群观念与社会制度具有深刻且重

要的意涵(例如：男子之勇武、荣誉与成年的展现；祈求丰收与禳祓灾厄的方式；祖灵对于纷争的判决…)。
然而，由于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的差异，对于汉人及日据时期的日本人而言，“猎首”反而被视为一种

野蛮、残暴、不文明或落后的陋习，因此，过去所记录留下的文献，对原住民族的描述不免流于好战、

残暴、令人畏惧等负面观感。 
虽然，经过日据时期总督府的“理藩政策”后，“猎首”习俗已不复存在，但是，一般大众对于“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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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习俗仍抱持着负面的刻板印象，进而产生“污名化”的倾向，无形之中，已使得多数的原住民不愿

意或避免谈论与“猎首”的相关话题，甚至经由仪式转化的策略，企图扬弃旧有的身份与污名，以重新

建立新身份认同。然而，原住民族对主流文化的认知多局限于显性文化(例如：语言、衣着、行为…等)，
反而使原住民族不仅丢失了本身传统文化的优秀面，造成固有的文化割裂，也易形成原住民族在精神层

面的空虚与道德价值的沦丧。 
此外，随着经济、政治、文化体系的扩大，以及科技的日益发展，外来的强势文化正以强大的繁殖

性入侵，将国家、地方、族群等社群推向“一致性”与“简单化”的强势结构体系方向，更快速地导致

地方、族群被漠视、边缘化，以及丧失自己的主体性，这不仅仅是多元语言与文化丧失的问题，还有强

权对弱势文化的凌越，更是一种文化臣服的“强势同化”。这样的趋势，将致使个人陷于认同的拉锯之

中，而这样的问题也不单只是台湾原住民族必须面对的危机。因此，研究者期望能透过台湾原住民族“猎

首”习俗之动机、仪式与禁忌，发掘其中可能隐含的心灵疗愈因子，进而增进读者对于原住民族传统文

化的重视与多元文化保存议题的讨论。 

2. “猎首(出草)”概述 

“猎首”系台湾原住民族将人杀死后，砍下头颅收集的一种传统习俗。而“出草”是其他民族对台

湾原住民族“猎首”习俗的别称。“出草”一词，最早源自 1722 年黄叔璥《台海使槎录》，书中第五卷

“番俗六考”之北路诸罗番中记载：“捕鹿，名曰出草”。数十年后，朱仕玠在《小琉球漫志》第八卷

“海东剩语(下)”之射鹿中则记载：“番以射猎为生，名曰出草”。然而，根据目前台湾最高教育机关《国

语辞典》的释义：旧日台湾原住民埋伏于草丛中，捕杀入侵者或猎取他族的人头，再将人头去皮肉，置

于骷髅架上，称为“出草”；此一行为象征自卫、勇敢，并具有宗教意义。可见“出草”一词，原本是

打猎，甚至特指“猎鹿”的意思，直到后来，才被用于指称杀人且猎人头的专称。 
全球曾有过“猎首” (head-hunting)行为的民族包括：中国人、日本人、阿富汗的努里斯坦人、古印

度的阿萨姆人和那加兰人、缅甸人、婆罗洲人、印度尼西亚人、菲律宾人、密克罗尼西亚人、美拉尼西

亚人、纽西兰毛利人、亚马逊平原与美国大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奈及利亚人、欧洲的凯尔特人和斯基

泰人等等[1]。台湾地区原住民族除了居住在台湾东南外海兰屿岛上的达悟族(旧称雅美族)外，“猎首”

的习俗曾经普遍存在于各原住民族群中，各族群间也都曾经发生过相互“猎首”的事件。 
从“猎首”的相关文献看来，不论是哪一个原住民族群，“猎首”通常是奠基于文化价值观与社会

中某部份的机制，绝少是单纯或个人嗜好而猎人头。Rosaldo [2]关于菲律宾吕宋岛上 Ilongots 的研究为例，

当地男性“猎首”是为了将个人的 liget (即与生俱来的冲动、愤怒等充满力量的情绪与激情)，借由狩猎

或猎首等方式，转化成 bêya (即较知性、理性与冷静的气质)；虽然，从 Ilongots 猎得首级后之仪式的表

面上看来，猎首似乎是受其内心不理性的情绪影响所致，然而，实际上蕴含着男子在成长过程中，社会

文化所赋予跨越阶段的象征意涵；而 Rosaldo 从 Ilongots “猎首”的历史与政治演化的过程中，也论证

了猎头与养护、繁殖和健康等本土概念之间的关系；此外，Rosaldo 主张，Ilongots 的“自我”和“情感”

概念的提升与“猎首”行为相关，同时，“猎首”也阐明族群社交生活的中心观点。 

3. 泰雅族之“猎首”动机、相关仪式与禁忌 

在原住民族的传统里，“猎首”是崇高而神圣的行为，是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与认同的方式，也是

借此祈求或证明祖灵庇护，以解决争议、疫病、作物歉收等问题的一种心灵慰藉的方式。对台湾原住民

族而言，“猎首”并不以嗜杀、消灭敌人或夺财掠地为目的，而是一种近乎文化规范，遵守祖先戒律和

勇武的传统。 
然而，即使是相同民族也可能因为分布区域的不同，形成语言及生活惯习上的差异，进而独立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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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群系者(以台湾原住民族之一的邹族为例，昔日被分为北邹族亚群与南邹族亚群两支；而北邹族亚群又

分为鲁夫都群及阿里山群，南邹族亚群也分为“拉阿鲁哇族”及“卡那卡那富族”两群；然而，后二者，

因其语言及生活惯习上与其他族群的差异，已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由台湾最高行政机关正式宣布认定

为原住民族第十五族、第十六族)，无论是“猎首”的动机或相关祭仪之名称、内容与禁忌上，各民族间

即或多或少存在着诸多的分歧。因此，本研究将专注于发掘“猎首”习俗可能隐含之心灵疗愈因子，并

且仅针对泰雅族之普遍且一致的“猎首”动机、仪式与禁忌进行分析与讨论。 
根据研究者整理在尖石秀峦的田野采集资料及历史文件资料所记载，对泰雅族而言，“猎首”的主

要动机，并非是为抢夺他人土地、财物，或以杀人作为爱好，而是对祖先遗留下的传统所表达的尊敬，

乃是为了 1) 荣誉(猎首是荣誉与勇武的表征，个人猎首的数量，同时也影响其在部落中的领导地位)、2) 纹
面(男性必须有猎首的成果，才得以纹面，没有纹面者，会被族人排挤，也无法娶妻)、3) 除厄(在部落发

生传染病、作物歉收，或有梦占警示，会以猎首的方式来消除厄运)、4) 捍卫(当土地、猎场、渔权被占

领或遭入侵破坏，以猎首方式宣示主权、威吓与驱逐外侮)、5) 自清(泰雅族深信祖灵会支持正义的一方，

而猎首成功代表获得祖灵的认同，因此，当有争执发生，会以此证明自身的清白)、6) 复仇(当遭到羞辱

或族人被杀时，会以猎首的方式加以报复及泄恨)等因素，此外，“猎首”也是维护祖训、部落规范与戒

律的一种执法行为[3]。 
Robert, M. [4]在关于婆罗洲“猎首”的研究中，特别说明“猎首”与“杀戮”间的区别在于仪式的

有无，如果，只是将敌首斩下而未进行仪式，就不能算是“猎首”行为，而只是单纯的“杀戮”。而 Janet 
[5]亦认为“猎首”的目的若是为了“以人作为奉献牺牲品”，则其必包括仪式性的奉献过程。然而，台

湾原住民族的“猎首”，除了经常以袭击的方式进行之外，从出发、占卜、作战方法，到返回部落等等，

都要按照一定的仪式步骤，过程之中，也有非常多的禁忌必须遵守，因此，充分说明了台湾原住民族的

“猎首”符合上述学者对“猎首”的定义，并与单纯的“杀戮”行为区别。 
根据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6]《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一卷“泰雅族”、森丑之助[7]，《台

湾蕃族志(卷一)》、余光弘與瓦历斯·诺干[8]、尤巴斯·瓦旦[9]、廖守臣[10] [11]，泰雅族“猎首”行动

必须事前知会部落的领袖或族长，并得到同意后，才可以单独去执行，或是由部落的领袖或族长带领数

位族人按照详细的计划一起行动；出发前，由妇女准备要带去的小米、小米糕及米酒；出发当日，猎首

成员持猎刀蹲坐聆听为首者的训示后，会进行水誓 1，最后，由为首的猎首者以叶子为杓盛水，将水浇洒

在猎首成员的头上，祈求平安；当家中有人外出“猎首”，家中的火不能熄灭、禁止做工艺、禁止与其

他族人相互施和受，而妇女也禁止摸苎麻丝与织布；其他未参与“猎首”的家庭，在有族人外出“猎首”

的期间，亦禁止到其他族人的家中串门子，并禁止说、听开玩笑的话；出发当晚，猎首队夜宿部落附近

的野外，等待梦占 2，若获得吉兆，次日凌晨再进行连续三次的鸟占 3，在确定获得吉兆后，“猎首”行

 

 

1“猎首”前进行的水誓仪式，由该次“猎首”的领袖主持。首先，“猎首”的领袖拿着装满水的竹杯或瓢，向祖灵念诵祭词：“我

们彼此已完成约定，若有违约，猎首必败。在此，有水且清澈，若彼此不忘此约，则猎首时，神灵必赐给我们首级，且不招致疾

病、灾厄”。然后，全体成员轮流以手指刺沾瓢中水，再将手放到唇边吮吸，结束水誓仪式。此仪式作用在于宣示出猎队伍团结

一致，祈求祖灵赐福解厄。 
2泰雅族的梦占，1)梦见祖先或已逝世的人正发怒而来时，为凶，表示将会有人过世、出意外。反之，若梦见不在世的人高兴而来，

即为吉梦，若正逢狩猎期间，则表示丰收之意；2)梦中看见自己背着生病的人，若觉得很重，背不起或越不过山头，则表示那个病

人会死亡。反之，若觉得很轻松，即表示病人会康复之意；3)梦中看到自己送别人物品，是凶兆，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反之，

若梦见别人获得物品或有人送兽肉，则是吉兆，通常表示放置的陷阱捕获猎物；4)梦见牙齿脱落，是不祥之兆，可以请巫师除罪；

5)梦见自己遗失物品(例如：遗失重要的刀或枪)，是凶兆，表示家中会有人生病或死亡；6)梦见被蛇咬，则表示会生病之意。反之，

若梦见把蛇杀掉，即是吉兆；7)梦见大洪水或有人溺水，为凶，表示会有人生重病或死亡之意。反之，若溺水的人被人救起，则表

示可以渡过难关；8)梦见被敌人斩首，为凶，表示会有人死亡，此时，若正在外地，必须即刻返回部落。 
3 泰雅族的鸟占，是根据出发时所见到的第一只名为 Sisil 的鸟来判定吉凶，例如：要上山工作或打猎时，若 Sisil 在你的前面飞来

飞去、或由你行径路的右边飞到左边、或是停在的你的左侧方啼叫，都是不吉利的预兆，宜暂停或取消原来的计划与行动；反之，

则为吉兆，可以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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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才会再继续；当接近敌方领地时，为首者会找隐密处宿营(此时，严禁烤火)，经养精畜锐后，次日行动

时，通常会留一位年轻的猎首成员留守营中，并派遣曾经取过敌人首级的猎首者先行打探敌方情势，并

决定采取攻击的方式与时机(或采取直接进攻或在路旁等待敌人经过)；猎首者以长矛、枪、箭将敌人砍杀

后，再以猎刀取下首级，并迅速撤退到敌人追踪不到之安全地带，将首级放进原先准备好的首级袋中，

让年轻的成员背负。 
泰雅族在回到自己部落附近时，猎首队会高声呼喊，并且向自己的部落方向开枪，告知成功猎首的

数量(鸣枪次数，即表示猎得首级的个数)；部落的族人得知捷报，所有的人都会到部落外面迎接猎首队，

而猎到人头的家人会为猎首者穿上代表勇武的服饰；约十天之后换回平日的穿着；进到部落后，猎首者

会带着首级到生病的族人家中，用手抓着首级的头发，将首级在病人的身上摇晃(据说，病人会因此而得

到痊愈)；之后，猎首者回到自己的家中，与头颅共饮血酒(喂食头颅喝酒，并直接从首级断裂处盛饮流出

的血酒)、肉及小米糕，整夜喝酒、跳舞、狂欢庆祝；第二天猎首者再带着首级到部落领袖或族长的家中

以相同的方式整夜庆祝；第三天后则轮流在各猎首成员的家中庆祝(活动可为期五、六天之久)；这些结束

之后，部落领袖或族长会将首级放置在敌首架的中央(其他的首级移至两旁安放)，部落领袖或族长会蹲坐

在级首前向头颅说：“经由我们的力量及努力，使你能来到我们的部落，也许你的家人会很担心、难过，

但是，你在这里有盛餐招待，你也很高兴能吃到很多的东西，所以，就请你招呼你的家人或族人，把他

们都带到这里来” [6]-[11]。 
泰雅族若在“猎首”的过程中，有自己的成员受伤或阵亡，就算取得敌首，回程途中，就不会高声

欢呼；阵亡者的尸体会被弃置在回程中的丛林里，以兽皮盖上并用树枝压住，以防敌人或野兽破坏；回

到部落附近时，先将所猎得的敌首弃置路上，幸存的猎首成员也不立刻回到部落，而是等到入夜之后，

分別悄悄地回到部落，进入家门之前，必须将身上所有的衣服及器具弃之户外，裸体潜行至家门口，以

小石头丟向房屋所发出的声响，小声地叫醒家人为自己开门；第二天早上再捡回弃之户外的衣服及器具，

衣服清洗之后可以再穿，但是，原有的猎刀则必須丟弃，换新的使用[6]-[11]。 

4. 何谓心灵疗愈？ 

根据目前台湾最高教育机关《国语辞典》的释义：“疗”，医治、解除、解救之意，例如：“治疗”、

“诊疗”；“愈”，病好了，例如：“痊愈”、“病愈”。“疗愈”是由两个意义相关的词素所结合成

的联合式合义复词，具有“复原”的意思。然而，现代社会对于“治疗(curing)”与“疗愈(healing)”一

词，有着明显认知上的差异；“治疗”通常被用来描述西方医学，以外在的药物、手术或学识技术的参

与，来压制、消灭或移除生理上、特定部位的各种不适或疾病问题；而“疗愈”的定义，则被建立在中

国传统治疗方法之上，除了针对身体上的治疗观念外，还包含对心灵上的抚慰、安顿与愈合；是以除去

或释放那些致使我们和完美的宇宙分离的阻碍或干扰，以期将生命还原，成为儒学思想所认为的生命原

态(即实存、完整、健康，并且具有源源不绝的生命力的状态)。 
所以，“心灵疗愈”即是将所谓的“复原”状态，明确地从“身体”提升到“心灵”的层次；它不

仅关注“心”的存有，也顾及人的主体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以“整体观”的方式来看清一切事物的

本质，达到提升生命情境、明善复初、圆满实体的目标，让人们朝向内在去探寻本源，以自心的力量整

合出一套自行疗愈的观念、态度与方式。 
人的一生之中，总会有面临失落、挫折、哀伤…等低潮的时刻，疗愈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旅程。 

Caroline Myss 认为疗愈是一种主动检视自我态度、记忆与信念的内在过程；是透过不断地检视与探索后，

逐渐发觉并接受自己生命的真相、习得应对人生的智慧，以及培养运用意志与能量来创造爱、自尊与健

康的过程；而真正的健康则是达到各方整体平衡的境界[11]。换言之，心灵疗愈会在自我检视与探索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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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慢慢成形；当我们懂得在生活的当下观察各人事物的特质、从生活中学习应对每一件由天、地、人、

事、物与时空所遇合的情境，并力图达到最合理安排的历程中，“心灵疗愈”的机制也在了解、体认、

回归的历程之中，逐步展现统整及调合生命的效益。 
此外，人的心灵不仅深受历史与文化的制约，也深受地方性的人文精神所影响，每个文化区域都有

其助人与疗愈的传统模式根植于当地的历史及社会之中，然而，随着全球化之心理咨询、精神医疗与生

物医疗模式强势夹带着地区文化(例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的优势知识，横扫第三世界国家之际，

传统社会中原本具有的心灵疗愈领域，往往处于被忽略的冷僻角落。因此，唯有回归对生命的基本关注，

正视人类信仰、道德、人际、社经、文化、心灵等深度层面，省思人们对疗愈主体的肯认，消弭人与人

之间彼此的割裂与疏离，追求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融通，回归道德与心灵的圆满，并进而扩充到的挺立，

让主体之身心得以与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及恒常性达到平衡的境界，才能让身心灵合一的疗愈不再是一种

口号。 
余德慧教授一向主张及强调华人心灵的疗愈与调适必须基于华人文化非分析性(non-analytic)的性格，

兼顾伦理实践(系指对生活的矫治、伦理的顾全，乃至精神社群的经营)与心性的问题(系指对宗教与灵性

领域的探索及个人理解生命与存在之终极意义的追寻)，将心灵疗愈的广度与深度渗透到人们的整体生活

世界[12]。然而，疗愈是内心产生质变的过程，“回观生命”则是朝向身心疗愈的基本条件，是人类以悟

性获得精神复原的方式[13]。因此，研究者借由“回观”昔日台湾原住民族最为重要之“猎首”习俗的动

机、相关仪式与禁忌，期望触发更多人对多元文化议题的关怀，并从理解“猎首”可能隐含之心灵疗愈

因子的过程，提升大众对原住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丰富台湾各民族精神层面的认知与探索。 

5. “猎首”习俗可能隐含之心灵疗愈因子 

5.1. 生命的力量，来自某种愿意承担的素质 

泰雅族的族名“Atayal”，原意为“真人”或“勇敢的人”；世居台湾中央山脉旁的聚落，为典型的

高山民族；在清朝时期被称为“生番”，日据时期被称为“北蕃”、“高砂族 4”，是台湾北部最大原住

民族群，也是最早与日本人发生激烈冲突与争战期间最久的民族。泰雅族无论男女都会在身上(脸或胸前)
刺青，是台湾真正拥有长久“文面(纹面)5”文化基础的民族[14]。 

在传统的泰雅族社会，极为重视生存技艺(男子主要的技艺狩猎，女子主要的是织布)的学习与教育，

依循传统惯例，无论男女，在被认定拥有熟练技艺后，才有纹面资格，而没有纹面的人，不仅社会地位

较低，也没有结婚的资格，甚至会被族人驱离部落，因此男子“纹面”象征的是英雄的记号，女子“纹

面”则象征贞节、贤慧与美德的指标[10]。此外，在泰雅族男子崇尚勇武的观念下，只有曾经“猎首”的

人才可有资格在额头或胸前刺青，并且得到“熊人(ngaruxnatayal，像熊一般的勇者)”的称号；而“猎首”

正是个人具备保障部落安全所需要的胆识与勇武的最佳展现，也能受到族人最崇高的尊敬与爱戴[15]。因

此，“纹面”与“猎首”行为是泰雅族人在世时的道德实践程度的判定标准(指衡量行为正当的观念标准)，
也是其获得“心理社会均衡”之心安感受的重要途径。就如同儒家思想之内涵，生活就是生命恒常的样

貌、人必须通过实践道德的层次，全然且积极地生活、肯认自己的天命，才能得以领悟及呈现生命实存

的价值。 

 

 

4清朝时，朝廷依据汉化程度及居住地点，将台湾原住民粗略分为“生番”及“熟番”，亦称为“高山番”和“平埔番”。1895 年

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台湾，改称“高砂族”与“平埔族”。国民政府迁台后，再将“高砂族”改为“高山族”，亦称“山胞”。

1994 年政府为了进一步消解族群间的歧视，再将山胞改为“原住民”，之后又再进一步改称为“原住民族”。 
5泰雅族语称“文面(纹面)”为 ptasan，现今学术界与民间均不再以“黥面(为古代汉人的一种刑罚，多有负面的意思)”称呼原住民

族在脸上或胸前刺青的文化，以视对于其文化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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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种体相与力量的展现 

泰雅族人以自然为人生的根本，认为死亡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他们相信灵魂不灭的理论。在泰雅族

的传说中，有人死后其灵魂必须通过灵魂之桥(祖灵桥，honglyutux)，才能到达祖灵的故乡('tuxan)，与祖

先相聚一起的说法；若在世时，未经过生存技艺能力的验证(即没有文面者)或在世间曾经做过坏事的人，

就会从彩虹桥上掉下来，而无法获得灵魂的重生；因此，“猎首”除了可以让男子在现世时展示其过人

的胆识与勇武、获得崇高的声望与地位，同时也取得“祖灵”认同与归附的纹面资格，死后也可以顺利

进入灵界获得灵魂的重生[16] [17]。 
泰雅族认为，人死了之后会变成“祖灵(lyutux，包括远古祖先和自己或其他家族新近逝世的灵魂)”，

可以掌管人间吉、凶、祸、福，祂会嘉许善行，降灾恶人；此外，泰雅族人也相信死后灵魂会来往灵界

和人间，并且，无时无刻在子孙们的身边保护、关照他们的行为及生活；因此，泰雅族人借由祭仪与“祖

灵”沟通，向“祖灵”祈愿纳福、禳灾避厄，并达成缅怀祖先、荣耀祖灵与造福全族生命、财产之富足

安乐的愿景。此外，虽然“祖灵”不以具体的形象存在，但是却真实地存在于泰雅族人心中，因此，泰

雅族人对于先人所留下来的 gaga (祖训、规范与戒律)、祭仪与禁忌会时时遵循，并保持敬畏之心，以维

持在“祖灵”心中的良好印象[18]。 

5.3. 企图透过“猎首”与仪式取得敌族人的灵力 

Wagner 于 1984 年提出，仪式(ritual)是作为一个沟通的媒介，具有两个层次的意义，其中之一是就同

一文化的内部来说，文化中不同的成员可以透过仪式的参与，而互相沟通(沟通的对象是仪式的执行者，

以及其他与仪式相关的成员)；国内学者黄应贵也赞同 Wagner 的论点，认为仪式作为一种传达的模式，

不仅能传达意义与情感，同时也传达了准则与规范；另外，仪式中献祭的过程是透过牺牲品的媒介来建

立神圣与世俗世界的沟通手段，并且经由仪式释放牺牲品具有的超自然的力量[19]。 
在许多原住民族的文化里，头被认为是灵魂及其力量的所在，而“猎首”就是为了猎取隐藏在其血

液、头发、脑浆…等部位的灵力；所以，泰雅族的“猎首”仪式中，猎首者以手抓首级的头发，将敌首

在病人的身旁四周摇晃，即是试图以敌首的灵力治愈生病的族人，也借由这样的行为充分传达猎首者捍

为族人的责任与情感；而猎头者与族人喂敌首饮酒，并饮取自首级颈部斩口处混杂成的血酒，这样的仪

式(行为)除了可以展现个人胆识，也是取得敌族人灵力的一种象征[10]。 

5.4. 重复性的“仪式”支配、维系及形塑整个社群的动力与统一 

余光弘[20]提及，仪式是人类社群维持其动能性之所必须，社群内成员借由仪式中的各种象征，达成

彼此之间的对话与沟通，互相认定对方在社群内的角色地位，以及与对方的距离、观感等；最后达成社

群内关系的调整与重组，并做为未来社会互动的依据。黄应贵[19]也认为规则性的重复执行献祭活动，可

以维系仪式本身的神圣性，进行建立神圣的秩序，以发挥支配个体与群体的力量，维系及形塑整个社群

的动力与统一；因此，“猎首”透过这些重复且仪式性的过程，界定出猎首者及其族人在社群内的角色

与地位，不仅提升了猎首者的自我概念，也增加对彼此以及自己民族的认同。 
一般来说，当部落发生重大问题或纷争时，会先透过部落族长、耆老协商或以部落会议的方式谋求

和解的方法，以避免造成无谓的损失与死伤，当这些方式都无法解决时，族人会将问题交由“祖灵判决

(pghtuy，以事情轻的严重程度，依照传统规则，由当事人双方各寻人马，在一定期间内，以‘猎首’或

狩猎的数量来判定是非)”，这是一种社会制裁的方式，在尚未形成正式的政治权威，及以家族为本的原

住民族社会组织，“猎首”是洗净无端被加诸的罪名，并且让诬陷者产生畏惧与羞愧之心，进而达到袪



王莉如 等 
 

 
782 

除不净与维系良好秩序于不坠的重要基础。所以，当事情须要交由“祖灵判决”，那必是一件极为严重

或关系个人清白与荣辱的事情[21]。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为了祈愿纳福、禳灾避厄，亦或是解决

争议…等，原住民族“猎首”的对象，不是争议的当事人，而是族群外无关的第三者或者是敌对的族群，

这种产生自部族内的问题或纷争，反而从部族外解决的模式，或许正指涉“猎首”起源神话中，敌对双

方人多与人少的部族盟约及祖先延续种族之意旨。 

5.5. 具有如丧葬仪式所蕴涵之多项哀悼与疗愈的效益 

当“猎首”以复仇为目的时，其仪式便具有如丧葬仪式所蕴涵之多项哀悼与疗愈的效益，例如：借

由公开化仪式呈现健康的哀伤，引导在世者接受往生者死亡的事实，建置适当的时空以释放悲伤情绪，

调适悲伤所带来的痛苦，重新安置往生者在大家心中的位置，以及在世者重新适应因往生者不存在后的

新身份，并发展和往生者持续连结的途径等，进而提供在世者的生活控制感、精神上的慰藉，与哀伤转

化的机会等[22] [23]。泰雅族人企图透过重复性的仪式，善尽自己的角色，实践伦理，并借此维系、转化

或重整家族的秩序，使生活能重新回到常轨，以避免不幸之事端所可能导致的族群混乱或发展上的停滞，

并且使其不再恐惧害怕、不停留在后悔遗憾的情境之中，以及减少丧失依怙的感受，最后获得心理上的

安心与和谐。 
最后，《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一卷“泰雅族”的原著作者小岛由道认为泰雅族的“祖灵信仰”

缺乏西方“宗教”所必须有的组织、教义与建筑，而认为泰雅族的传统“祖灵信仰”尚未达到“宗教”

的层面。然而，爱德华∙布鲁奈∙泰勒爵士(Sir Edward Burnett Tylor)于 1871年在《Primitive Culture (史前文

化)》中提出泛灵论信仰(animism，又名万物有灵论)的论述中，认为在当今世界几个主要宗教都没有灵魂

学的信仰时(假设仍有部分灵魂学要素存在时)，包括所有部落在内，泛灵论对人种志的影响，乃基于对部

落作区域性研究，其重要性将不亚于对大自然或宗教起源论的研究；此外，泰勒爵士也用泛灵论的“梦

占”来解读灵魂离开躯壳后，依旧在另一个地方存在的证明，这与泰雅族人相信灵魂不灭，由“梦占”

得到祖先或远方的亲友人的启示的习俗不谋而合[24]。 
泰雅族人对“祖灵”的信仰与崇拜，在祈求庇佑与文化传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借由祖先

所留下来的 gaga 作为实践伦理的根基，以重复性祭典与仪式或巫术行为…等，展现对祖先们创生起源、

披荆斩棘的敬仰之心与感念之情，这些都足以证明，泰雅族人(亦可推及至其他台湾原住民族)的宗教信仰

观念早已存在。“祖灵”信仰教导原住民个人的美德、人际行为及家庭生活的规范，并提供依循的标准。

对泰雅族而言，“祖灵”信仰不仅为他们减缓在艰困环境中生存的压力、提供积极的生活态度…等，满

足族人在心灵上的需要，并为他们提供预测未来、理解生命与找寻生命存在之终极意义的途径，同时，

也借此维系与保存了部落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 

6. 结语：“猎首”习俗之消失与转化 

在台湾日据时期，日本总督府以经济为目的“理番政策”背后实质上还隐藏着禁绝高砂族“猎首”

习俗的目标。他们除了在生计方面让原住民背离旧习之外，也从教育方面灌输日本优越性的“皇民化思

想”，并在部落组成青年团，以协助日警推行皇民化及扫除旧习的任务，最后，甚至在某些族群(例如：

泰雅族)或部落出现一股空前的自愿从军潮。 
张旭宜[25]从当时自愿从军者的访谈中发现：泰雅族人自述从军的理由所强调的是“去打仗的人是英

雄”，而不是说“为天皇打仗是勇敢的”，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泰雅族自愿从军者之所以参加高砂义勇

队并不单纯只是为了荣耀天皇，更蕴涵个人依循传统文化，对实现勇武特质的期望与目的。因为，在泰

雅族的传统社会与文化中，“猎首”除了与 gaga 的遵循相关之外，同时也被视为男子个人勇气与能力的



王莉如 等 
 

 
783 

象征。再者，就社会心理学之认知失调理论 6 而言，此现象正透露出在“猎首”遭禁后，泰雅族人需要

另一种足以展现个人勇气、能力的方式，而自愿从军打仗正是其将自身原有的观点转换、再诠释，重新

概念化后的行为。并且，呼应着 Freedman 和 Combs 于 1996 年所提出的：社会论述与权力会在无形中监

控着个人的生命经验与自我认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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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行为，使行为与自我认知一致，或是以改变原来的认知，亦或是创造新的认知，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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